
70岁的范丰芹追忆父亲范伟玉

“真想去沈阳给爹磕个头”
本报记者 刘伟 见习记者 秦铭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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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牺牲六年后

家人方得知消息

27日下午，在日照东港区三
庄镇建国村范丰芹儿媳妇的带
领下，记者见到了正在院里收拾
柴火的范丰芹。今年70周岁的范
丰芹身体并不好，有高血压还有
心脏病。

宅子很老，院墙还是石头垒
的。屋里摆设也很简单，一张床、
一张写字桌、一个菜橱，菜橱上
面有一台老式彩色电视机。

聊起自己的父亲，范丰芹表
示对父亲印象并不深。他1942年
出生，父亲是在1944年参军，那时
候他才两岁。

范伟玉的哥哥在国共合作
时参加了抗日军队，在战争中牺
牲了。范伟玉便成了家中唯一的
男劳力，这时，范伟玉也提出要
参军。

“年纪小，记不清楚，听别人
说父亲参军走的那天很热闹，村
头还有踩高跷的。”范丰芹说，

“父亲参军后在山东呆了一段时
间，后来去了东北，之后就没消
息了。”

1951年，范伟玉的一个战友
负伤后转业，把他牺牲的消息告
诉范家。范丰芹的奶奶知道后，
很难受。

范丰芹拿出珍藏的一张革
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写着，
范伟玉1944年参军，1946年牺牲，
生前所在部队是三团三营八连，
职位是班长，落款年份则是1983

年。

想给父亲上坟

却找不到地方

范丰芹介绍，他爷爷很早就
过世了，奶奶一个人把范丰芹的
大伯和父亲还有一个姑姑拉扯
大。大伯抗日战争时在洛阳牺
牲，具体年份不清楚。“奶奶很
少提及父亲和大伯，两个儿子先
后牺牲，对她打击太大了。”他
说。

范伟玉参军后留下了范丰
芹和他的弟弟，1946年，范丰芹的
弟弟因为饥饿而不幸过世，一年

后母亲不堪重负而改嫁，留下了
范丰芹和奶奶相依为命。

“那时候没饭吃，奶奶就带
着我出去要饭，一天最远要走20

多里路，在哪能要到饭就在哪过
夜。”说这些的时候，范丰芹的语
气很平和，语速很慢。

范丰芹的奶奶是1962年过世
的，自那以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
代儿子结婚，范家一直就没有贴
过春联。

“看着别人家都团圆，我想
给父亲上坟都找不到地方，心里
不舒服。”范丰芹的声音哽咽了，
边说边拿出手绢，抹着眼泪。现
在，范丰芹每逢过年都呆在家

里，从来不出去。
“前些年，一到年底，他脾

气就不好，很容易发火，我也跟
着心情不好，我知道他是想父
母。”老伴瞧着范丰芹说。

儿孙四世同堂

坚持下地干活

范丰芹的身体不好，患有高
血压和心脏病，腿和脸有时会浮
肿。聊天中，他掀起自己的裤腿，
手指按在小腿上，一按小腿就会
凹下去一块。

他一共有5个孩子，一个儿
子四个女儿，孩子们都很孝顺，
他的重孙子也已经两岁了。但是
范丰芹老两口现在还是坚持每
天都下地干活，现在种了三亩
地，有小麦、玉米、花生。

老两口的收入并不高，一年
只有两千多。“我其实挺满足了，
每个月我和老伴每个人还有55块
钱的养老金，够我吃药了。”范丰
芹说。

从以前的生产队到现在，范
丰芹总共“辅佐”过八位村支书，每
当村里有建设工程，村支书都会
找他牵头，因为他厚道、干活拼命。

“到现在村里的老人还说，
谁也不愿意和他一起干活，跟他
干活，被他落老远，不好意思休
息。”范丰芹的儿媳说。

结束采访时，范丰芹说：“之
前只知道父亲葬在了沈阳，再具
体点就不知道了。真想去看看父
亲的坟墓，磕个头，可是家里的
经济条件不太允许，我年纪又大
了，一次次也就想想罢了……”

一场远在东北的战
役，让多名日照籍烈士
长眠沈阳秀水河子烈士
陵园。经多方打听，记
者找到烈士范伟玉的儿
子范丰芹。

范丰芹说，他之前
只知道父亲葬在沈阳，
这次通过记者才知道了
确切地点。

范伟玉是这些日照
籍烈士中唯一结过婚有
后嗣的。

27日，范丰芹老人向记者讲述父亲生平。 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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